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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物语》于 1953 年在日本上映，片名中“物语”一

词在日语中的意思为故事和杂谈。导演小津安二郎用他细腻

的手法，记录下一对老人前往被战火摧毁后重建的东京去看

望他们的孩子，但最终失望而归。《东京物语》是小津安二

郎在世界电影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将日本战后社会生活

的全面瓦解真实地呈现在银幕上。

六十年后，在日本影视界已经功成名就的山田洋次在自

己从影五十年这一重要时刻，郑重借鉴修改了前辈小津安二

郎的《东京物语》，推出了《东京家族》。《东京家族》在

故事的脉络上甚至很多台词方面都借用了《东京物语》，只

不过将故事的舞台从 1953 年的东京搬到了 2013 年的东京，依

旧是两位老人前往东京的亲情之旅，满怀希望却失落而归。

两部电影间隔六十年，讲述了几乎相同的故事，没有惊

涛骇浪，也没有力挽狂澜，一切只是在沉默中悄悄流逝。这

便是两位导演时隔六十年，依旧在呼唤对家族的思考，这背后，

却是日本自二战之后一直分裂至今的家族关系，这一家族困

境，也为大众展开日本战后近八十年的社会“失范”。

一、《东京物语》和《东京家族》的一脉相承与失范

小津安二郎推出《东京物语》和山田洋次推出《东京家

族》时，日本都刚刚经历了重大的变故，也刚刚从变故中恢

复，是人心动荡、社会动荡的时期，也是人们愿意回首过往，

寻求答案的时期。经历过繁荣时期的小津安二郎和山田洋次

面对“失范”的社会，只能通过自己擅长的影视语言来唤醒

国民心中的回忆。这便是两部电影虽然间隔六十年在情感上

依旧紧密相连的原因，因为在两部电影中都包含了导演相同

的情感和诉求。

失范是社会学术语，指发展过程中，因传统价值和传统

社会规范遭到削弱、破坏，直至瓦解，所导致的社会成员心

理上失去价值指引、价值观瓦解的无序状态。在失范社会，

曾有的统一信仰遭到怀疑和抛弃，而个人又尚未确立自身的

信仰体系，所以社会成员会感到失落，缺乏目的性和方向感，

因此在很多时候失范并不单指个人行为，也涉及群体行为。

法国的社会学家涂尔干首次提出了“失范”理论。罗伯特·金·莫

顿则发展了这一理论，在他的著作《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

一书中，对失范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在面对很多迷茫和斗

争的思考分析时，可以借用失范的理论视角进行深入探讨。

二、两部影片的“失范”与思考

1、家族父权的崩毁与重构

父权制度指男性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管理权利，

女性在其中只属于从属地位。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

日本，对父权推崇备至，家族里最年长的男性对整个家族有

着不容否认的权威性。明治维新后，西方思想涌入日本，独

立和反抗的精神被注入家族之中，首先产生变化的便是年轻

一代，反抗在家族中出现。新旧家族思想产生了极大的碰撞。

家庭的转变必然分裂了原有的大家族体系，父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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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用逐渐衰弱，进而逐渐转向对子女的依赖和不舍。两部

电影中的旧父权代言人，孩子们的父亲平山周吉在电影中绝

大部分时间总是言语谨慎，甚至有时会失去主见，任由儿女

安排。这与很多日本电影里可以大声批评，随意指责儿女的

经典父权形象产生了严重的割裂。两位导演借用一位与众不

同的父亲形象，似乎在告诉观众，父权已经在被消磨，新的

西方文化不断侵蚀日本文化的肌理，很多曾经人们所认可的

习俗、规范、道德等已经不再适用。在“文化失范”的当下，

父权已经无法恢复曾经的权威，家族失去了主心骨，分裂也

是不可避免的。

子女们对父母的反抗真是单纯反抗父权的一种“文化失

范”吗？结果是否定的，在两部影片中的各自儿女或多或少

的反映出了他们对父权的反感，同时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父

权的认同。长子幸一一方面对父亲很多行为表达着不满和反

对，但另一方面却用自己的父权角度去压迫自己的孩子。长

女金井滋子面对父母的到来满腹牢骚，但在面对自己的丈夫

时，滋子却又将自己放在了低位，说明她在心中认可丈夫在

家中的父权地位。影片最后，子女们因为母亲的离去，重新

回到家里，围坐在一起，曾经他们反对父亲的“专政”，但

是当父亲真的失去权力之时，子女们又推举出了新的父权对

象——兄长幸一。

两部影片中，两代人围绕着父权这一家族困境产生了无

数争执，但每个人却在逃离家族父权之后，又重新进入了新

的核心家庭父权之中。在旧的大家族父权崩毁的同时，新的

家庭父权重新构建起来。

2、东京六十年

《东京物语》下的 1953 年，日本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动荡中稍微恢复元气，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着经济的复苏。

尽管由日本人挑起的战争是邪恶的，但是在小津安二郎的镜

头下，对日本战争的思考，率先从年迈一代开始，在平山周

吉的口中，经常无法释怀小儿子昌次的死亡。在镜头下，每

每提到昌次，平山老人的神情总是充满悲凉。曾经在明治维

新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已经完全被战争摧毁，所有的一切都

需要重建。在小津安二郎的镜头下，战后的东京呈现出一种

凄凉的景象，低矮的木制平房，走在上面总是发出吱嘎吱嘎

的声响，但是时不时单独出现的工业烟筒仿佛与此形成了严

重的割裂。空镜头诉说着五十年代日本发展的无奈和困局。

大儿子幸一家居住在城市的郊外，为了给公婆房间，幸一的

夫人只能将儿子的书桌搬到走廊里，即便如此，两位老人依

旧只能蜷缩在狭小的空间里。小儿子昌次生前留下的房屋足

够遗孀生活，但是为了补贴家用，她只能外出工作，却又因

为女性的身份受到领导的压迫。1953 年的平山家陷入的“社

会失范”，是家族的亲情和生活的压力，是在时代动荡后的

废土残渣中重新建立起的新生活和曾经生活过的家族和亲情

的选择。这种面对亲情和生活的考验不仅在 1953 年，甚至在

未来的很多年，“社会失范”的冲击影响深远。

2013 年的《东京家族》，在日本社会呼唤回归家族的大

背景下，却又一次分裂了家族。2008 年的金融危机严重冲击

了日本，日本的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的飞速发展仿佛历历在目，那时的日本社会空前温馨，

在经济的宽裕下，很多人选择回到家乡，重新凝聚起家族的

幸福。三十年后人们在经济的压力下重新回到东京，回到能

够赚钱的地方，金钱成为 2008 年之后日本很多年轻人所追求

的东西，日本的社会压力再次膨胀。大儿子幸一因为是医生，

可以赚很多钱，便被很多人所尊敬。小儿子昌次因为追求梦

想做了舞台助理，没法带来金钱和名望，便深感自卑。电影

中大儿子的神态和举止无不彰显着骄傲，言语充满自信，小

儿子甚至被自己的侄子嘲弄和看不起。《东京物语》的“社

会失范”是亲情与生活压力的冲突和混乱，《东京家族》的

“社会失范”是亲情与金钱的冲突。归根结底，造成两代“社

会失范”的根源都是社会的动荡和人心欲望的膨胀……在“失

范”带来的影响下，每个人都在拼命做得更好，但都不约而

同地将最纯粹最真挚的家族感情抛之脑后。

在两部影片中，都有一段平山夫妇坐观光车游览东京的

片段。在《东京物语》的黑白色调衬托下，东京显得荒凉和破败。

《东京家族》里的东京，五光十色，充满梦幻的色彩。正如《东

京家族》里平山夫妇坐在宾馆的床上，望着窗外的摩天轮缓

缓旋转，仿佛一切又那么凄凉。六十年的发展，让东京变得

更繁华，包容了越来越多的梦想，摩天轮又宛如舞动的匕首，

缓缓地撕裂了城市和远方的家族联系，曾经“社会失范”的

迷茫属于年轻一代，如今“社会失范”的迷茫属于每一个人。

3、“治愈系”影片与家的呼唤

治愈系最初是流行于日本社交媒体网络中的非学术词汇

治愈系的电影在大多数情况下围绕着一个核心，那便是“家”。

每一部治愈系的电影或多或少都塑造了家的温柔，以及失去

家的悲伤与痛苦。很多时候，电影不会刻意塑造一个真实的家，

在影片中，“家”被意象化。日本文化中同样弥漫着乡愁的味道，

高速发展的社会却将对故乡的情感抛之脑后。现代化的城市，

将人和人之间的情感隔离，人与人之间显得越来越陌生，这

种迷茫的情绪随着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持续的交流碰撞显得

愈发强烈。这种精神上的“失范”归根结底在于心灵的迷惘。

对于“家”的定义，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在小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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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郎和山田洋次的镜头下，“家”就是平山夫妇。在如何表

现“家”与离乡人的割裂这一方面，小津安二郎和山田洋次

都选择了一种残忍的手法——平山太太的离世。如果将平山

夫妇视作“家”的表达，那么平山太太的离世则正式表达了

儿女们与家族的分裂，曾经的黏合剂不在了，崩溃则是必然

的结果。两部电影又在残忍之中留有了一丝温情，《东京物语》

中昌次的遗孀纪子选择多留几日陪伴失去妻子的老人，两个

失去挚爱的人互相安抚着对方；《东京家族》则更加感人，

与父亲有着诸多分歧的小儿子昌次与女友纪子留在老人身边，

父子二人也由此彻底解开了心结。

两部影片用这种并不完美的结局为大家塑造了一个可能

幸福的未来，很多人离开家乡，与家族割裂，还有人愿意守

护这份温情，守护家族的存在。在失望和遗憾中留下希望。

并不是十全十美的结局才能治愈人心，反而真实的残缺与偶

发的可能美才是安抚人心的最佳方式。

4、《东京物语》和《东京家族》中的物哀与失范

评价日本的艺术作品时，常常绕不开“物哀”，这个缠

绕在日本民族文化上结出的果实，是无数日本文人、艺术家

表达情感的方式。在《东京物语》和《东京家族》中同样包

含了物哀美学，在“失范”的角度下分析其与物哀美学的关

系，可以从更多角度剖析导演所表达的家族困境。物哀的情

感表达可以是直观的，也可以是隐秘的，物哀之情潜没在庞

大的情感环境之中，但总让人感受到一丝淡淡的哀伤和无奈。

日本文化自古以来所蕴含的静使得他们很少大声宣泄自己的

情感，而是将情感揉碎后平铺在每个角落。很多时候读者可

能尚未体会作者要表达的情感，但一旦理解，那种哀伤之情

就会长久的萦绕在心头，久久难以忘怀。

“我们终于要无家可归了啊！”这句话是两部电影的转

折之处，表明东京的子女已经打算与父母所代表的旧家族进

行割裂。这正是物哀情感的开始，面对“失范”，平山周吉

用最直观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无奈。老人所幻想和期待的家

族式的幸福重逢与共享天伦之乐并没有实现。被赶出家门的

平山夫妇安静地坐在一处空旷的地方，伴随着舒缓的音乐，

两人就这么静静地坐着。画面之中只有两个老人孤独的身影，

似乎昭示着他们所坚持的家族情感已经难以维系，两人落寞

而又倔强的身影似乎还在苦苦支撑那即将到来的结局。

影片的最后，镜头都是平山周吉一个人独自望着屋外发

呆，屋外只有一艘孤独的船漂过，伴随着悠扬的音乐，电影

迎来了落幕。将这样一个孤单又寂寞的身影作为故事的结局，

似乎在昭示着老人垂暮晚景，此前所有的情感都汇聚在这唯

一孤单的身影上。这一留白的处理方式，在物哀的基础上又

增添了一份期许，或许会有人回来维持家族，也可能没有人

再维系这松散的家族血液……一切都交由观众来体会。在“失

范”之下诉说物哀，是《东京物语》和《东京家族》作为结

尾的思考送还观众，可以说是整部电影最大的点睛之笔。

三、结语

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和山田洋次的《东京家族》

虽然间隔六十年，但是在情感上有着一脉相承。都是两位导

演在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和动荡之后，用自己的手法拍摄了这

一时期日本社会的精神面貌。诚然，日本传承了近千年的文

化在变革和动荡之下已经体无完肤，一代又一代的日本人始

终沉浸在“失范”所带来的迷茫和苦闷之中。这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到今天日本社会始终没有消解的问题，其中对于家

族的困境是日本“失范”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今天的日本人

到底抱着什么样的心情面对曾经盘根错节的家族文化呢？也

许在《东京物语》和《东京家族》中可以窥见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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